




陈 瘦 竹

我是江苏无锡人， 年 月

年我考入在无锡的江苏省

日（清宣统

元年十月十七日）生于农村南陈巷贫苦农家。我

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一岁。我出生后不久丧父，全

靠母亲织布、养蚕和做农活维持生计。我从小就

过继给守望门寡的婶母，取名定节，意思就是，以

我这个继子来安定节妇的心。像一般农村儿童一

样，我在幼年就学会割草、放牛、摸鱼和捉鸟，并且

喜欢听故事和看滩黄（锡剧）。我们的舅父是顾山

镇上的一位小学教师，竭力主张我们上学读书，于

是哥哥和我先后进了顾山镇上的锦带高等小学，

传说昭明太子曾经到过顾山，临别时以锦带相赠，

小学因此得名。

立第三师范学校，因为该校不收学膳杂费，只花极

少的钱，就可上学。这是一个注重文史、比较守旧

的学校，写作要用文言。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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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影响下，我在课外就爱读新文学作品，并且学写短篇小说，第一

本名的偏旁或部首，我就以定节二字的部首

篇发表在学生会主编的刊物《弘毅》上。当时大家爱用笔名，取

竹作为我的笔名。

后因 字比较生僻，而且我哥哥望绅在上海发表小说时署名瘦

石，我就改名瘦竹。我的短篇小说《红豆》等，曾在上海《泰东月

刊》等杂志上发表。我虽曾在无锡城里读书，但对家乡农村生活

还很关心，在寒暑假回家中，见闻尤多。在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江南农村，不仅民生凋蔽，而且在革命斗

争影响下，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出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启发下，我于

年春，我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暑假中我借

年上半年写中篇小说《灿

烂的火花》，描写江南农民的苦难生活和烧毁地主住宅的故事。

同年，就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其后即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

行。

来，

用高班同学陈泰来的文凭，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学名陈泰

年毕业。在这期间，我曾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武汉文

艺》月刊，并在上海《真美善》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大林和小林》

等和翻译高尔基的中篇小说《滚石》，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发表

论文《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

年

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

月我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不久就和沈蔚德

结婚。她笔名维特，常在武汉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并在武昌

中华大学外文系肄业。她后于

篇，先后发表在上海的《申报月刊》、《文学》和《东方杂

学习编剧和表演。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工作。

直到抗日战争，我写了关于农村经济破产和知识分子不幸生活

的小说

志》上，后来收入短篇集《奈何天》

除我和哥哥瘦石合译的罗素所著欧洲近百年史《自由与组织》

（商务版）外，我还译了希腊塞奥夫拉斯托斯的《人物素描》（载

年南京《文艺月刊》），英国本纳特的《文艺鉴赏论》（载



年任南京市文联常委。 年参

月

月

年《文艺月刊

抗战爆发后，我随国立编译馆到重庆。 年，我加入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次年春天，我又随馆迁至江津白沙。

这年我写长篇小说《春雷》，描写江南人民反抗日寇和汉奸的斗

争，

之春》，曾在重庆演出。

年由重庆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后又被改编成话剧《江南

年我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

教，因为我爱人沈蔚德早在那

年，重庆商

教书，我的母亲和孩子们都在江

安，从此我就开始了关于戏剧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我

还继续写小说，印行的有短篇小说集《奇女行》

务版）、《水沫集》（华中图书公司版）以及中篇小说《声价》

年，国民图书公司版）。我所写的戏剧论文 篇，分别刊载《东

方杂志》、《学生杂志》、《文史杂志》、《观察》、《时与潮文艺》、《时

事新报》和《大公报》等。我翻译的剧本有雨果的《欧那尼》

年人民文

集）。我在国立戏剧专科学

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和肖伯纳的《康蒂妲》（收入

学出版社所印《肖伯纳戏剧集》第

年，我兼

年

校时，曾任讲师、副教授，并兼理论编剧组主任。

任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日，南京学生游行

示威，要求反动政府接受中共和平条件，不幸遭到血腥镇压。我

因前往营救剧专受伤学生，而被卫戍司令部拘留。

年

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我在该校任教授直

到现在，曾兼任中文系主任。 月我出席全国第一届文

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年任南京市人民

年任江苏省文联副主

加赴朝慰问团，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委员会委员，并任江苏省文联常委，

年席到今。我于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初期，我想从事专业创作。因此，除参加南京郊区土改

运动外，还常到工厂去体验工人生活，积累素材。但是组织不同

意我离开教学岗位，我无法长期到工农中去，我对解放前后知识



玩偶之家 研究》

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的变化虽然熟悉，本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

写小说的念头。建国

作，但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似乎不合当时潮流，所以我终究放弃再

年来，除十年浩劫外，我的主要精力用

在教学上，其次写了关于文学和戏剧的论文 多篇，散见《文汇

报》、《人民日报》、《雨花》、《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群众

论丛》、《江苏戏曲》、《上海戏剧》、《文艺论丛》、《文史哲》、《文艺

报》、《文学评论》、《剧本》和《戏剧论丛》等报刊，这一时期著有

（易卜生 年，新文艺出版社），《论田汉的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剧作家散论》话剧创作》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其中评论曹禺和老舍剧作的论文系与沈蔚

德合作）。我近已选出部分戏剧论文编为一集，书名《悲剧、喜剧

及其他》，修改补充完毕后，交出版社印行。今后一段时期，我将

与沈蔚德同志合作编写《中国名剧选评》和《外国名剧选评》。

（原载《陈瘦竹纪念集》）

月年



黄 丽 华

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是

陈瘦竹，本名定节， 年 月 日（清宣

统元年十月十七日）生于江苏无锡港下南陈巷。

乡土文学作家，

年代有影响的

年代起转而从事戏剧理论和中

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尤以戏剧美学领

域的卓越成就享誉海内。

陈瘦竹曾在《春雷 楔子》中这样描写故乡：

土地平坦，阡陌纵横，村舍相望，鸡

犬相闻。忆儿时，黄梅天骑在牛背上看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陈 瘦 竹 传 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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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

插秧，农人的嘹亮而悠扬的歌声，压倒了杨柳枝头的小

鸟和水底的青蛙。大热天坐在豆架棚下纳凉，听那水

车声蝉叫。秋收以后，是一年中农人最闲散安乐的一

季。有人躲在自家墙脚下，衔着旱烟管晒日黄，看儿女

跟着小狗在稻场上打滚；有人抓一把盐蚕豆喝几杯“菊

花黄”，醉眼朦胧看夕阳。

陈家是当地闻名的读书人家，所传五亩水田，家境贫苦。父

亲务农，也是声望很高的私塾先生。后与顾山镇一位农家姑娘

年得长子陈望绅，号瘦石。次年得陈瘦竹。陈家有

位守望门寡的媳妇，为安定节妇的心，陈瘦竹自幼过继给这位婶

母，故取名定节。在定节还不足一岁时父亲猝然离世，一家人的

日子更加艰难，全靠母亲织布养蚕和做农活维持生计。与一般

农家子弟一样，望绅和定节自幼学会了简单的农活。但定节自

有一个情趣盎然的儿童王国，不是听故事、捉鸟、在屋前房后的

池塘河沟摸鱼，便是放牛、采菱、割草、种菜或车水，机伶调皮的

定节也体会到一个五彩世界，把成年人的艰辛化作儿童的快乐。

父亲去世后，顾山镇外婆家对一家人的照顾和影响最大。

舅父在顾山镇当小学教师，竭力劝告姐姐，一定要让儿子上学读

书。于是陈望绅和陈定节求读于港下国民小学，后又进了顾山

镇锦带高等小学。相传昭明太子到过顾山，临别时以锦带相赠，

小学因此得名。定节从小爱听故事，看滩簧（锡剧）。顾山镇每

逢秋收以后总请草台班来做戏，定节因此得以接触大戏（京剧）。

他与同村的孩子看戏回来，便学做红脸打白脸、新郎新娘的

游戏。

由于舅父的坚持和母亲的努力，陈望绅和陈定节

年先后考入无锡县城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不收

学膳杂费，还有些微衣服补贴，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在江苏



多里水路，陈定节进县城就学乘坐一种夜间

很著名，素以文史著称，名师荟萃。陈定节的国文老师是南社诗

人吴江沈颖若和钱穆（宾四）。沈颖若教《诗经》、《左传》，钱穆教

《论语》、《孟子》。

港下距无锡

航行的木船。吃过晚饭，他提着行李，夹着席子，走进舱里，在人

缝里挤得一席之地，天黑了就躺下来，随着单调的摇橹声、偶尔

响起的船夫的歌声，一路摇晃着进入梦乡。翌日清早，航船就摇

到了无锡。这种航船几年后被小火轮取代，从此绝迹。在无锡

就学期间，陈定节每逢假期回家，还得干些农活，与农村维系着

生活和感情的纽带。

家境贫寒的陈定节成为勤奋刻苦、极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就

学机会的学生。第三师范讲授经史子集，要求学生背诵经史，写

作古典诗文，一方面使陈定节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另一方面

却因为远离现实人生，不能满足他求知的要求。“五四”新文化

运动后不久，像陈定节这样虽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运动，但已经受

到冲击与影响的青年学生，对新文化新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所以在此期间陈定节最感兴趣的恰巧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新文

学。他在课外如饥似渴地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新文学作品。无

论是创作的还是翻译的，他都不放过，即便是为此受到伤害也不

放弃阅读机会。学校北门附近有一家新书店，除校图书馆，这是

陈定节接受新文学的第二个来源。因为没钱买，陈定节常站在

那里翻阅，这叫“看白书”。有时不免遭到老板斥责。他在那里

接触了许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品。他当时很不

喜欢创造社出版的那些毛边书，因为纸页没有切开，实在无法

白看。

年陈陈定节个子不高，但壮实健康，极少生病。但是

定节 岁时得过一次病，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那以后

陈定节的视力出现减退，假期回家就看不清河对岸来人的脸。



年上半年。

那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他们所发表的激昂的言论使陈定节大为感奋。他因为投稿关系

与《泰东月刊》编辑赵梓艺通过信。这年夏天赵梓艺等人发起组

织革命文学社团“血潮社”，约陈定节参加。陈定节参加了“血潮

社”，并且连夜修改那部中篇小说初稿，题为《灿烂的火花》。小

月无锡农村发年

据推测，可能幼年游玩时眼部受过伤，高烧诱发了视网膜黄斑部

色素变性。开始，这变化较慢。

竹”。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题为《红

年代还是新文学的草创期，在第三师范这样守旧的学校

里更是无法得到有关教育。这时的陈定节还缺乏理论素养，连

什么是新文学也不懂，只能凭直觉评定文学思潮与流派，衡量作

家作品。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获得了最初的审美力。可以说在新

文学这门课程中，各种文学社团，各种风格的小说、诗歌、戏剧和

散文作品就是他的老师。随着对新文学的深入接触，陈定节跃

跃欲试。同学间形成的创作氛围也对他产生影响。当时有些同

学爱写新诗，陈望绅写小说，陈定节开始学写短篇小说。那时大

家爱用笔名发表作品，多取本名的偏旁或部首。陈定节第一篇

短篇小说发表在学生会主编的刊物《弘毅》上，用的笔名就是定

节二字的部首“

年），署名“豆》，刊登在上海《泰东月刊》 竹”。

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给了陈定节莫大的鼓舞。他熟悉农村，

尤其是苏南农民的辛苦、痛苦和愤怒。

生农民暴动。消息传来，一下子激活了陈定节往日的生活经验。

他决定试写一部中篇小说，写出地主对农民不择手段的土地兼

并、凶残荒淫的人身占有和受尽苦难的农民的反抗。那时学校

的管理不像对新生那样严格，他干脆装病躲到学校专设的疗养

室，享受病号的专利，白天可以不上课，晚上又可以不熄灯，日夜

埋头写小说。不到三个星期，他竟写了一个十万字的中篇。时

间是



年省立第三师范改名

月再年月由赵梓艺主办的上海励群书店出版，说同年

光先生的房屋，

版。因为小说描写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终于愤而烧毁地主

年被当局列为禁书之一。第三师范时期陈

竹”、“石定节另有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弘毅》上，笔名有“

佛”、“若苇”等。

年冬南国社在上海举办为期一周的“鱼龙会”演剧，取

得极大的成功。在随后的两年中田汉亲率南国社赴杭州、苏州、

南京、无锡、广州等地作旅行公演。陈定节第一次观看话剧就是

在南国社来无锡公演《南归》等剧之时。

在新文学创作取得最初成功的同时，陈定节所在学校变本

加厉地走向了青年学生的对立面。

省立无锡师范，由“国家主义派”人士担任校长、训导主任。他们

把接受新文学思潮，热衷于新诗、新小说创作的学生视为异端。

年春的一天，训导主任公然在课堂上责骂一位写新诗的学

生。陈定节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正面驳斥训导主任，引起轩然

大波。校方不甘罢休，斥他顶撞师长，扰乱课堂，责令他要么向

训导主任赔礼道歉，要么退学。陈定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学，

离开无锡师范。尽管他珍惜学习机会，但比这更宝贵的是内心

的正直与良知，他不必为一张即将到手的文凭背弃这份精神。

师范没有毕业，生活没有着落。当时很多人负芨东游，鲁

迅、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名家都是在东洋沐浴世界文学的洗

礼的，陈定节也曾想到过去日本留学。但自费去日本需要一笔

旅费，陈定节终因凑不齐这笔旅费而作罢。陈望绅毕业后回乡

教小学，陈定节最后只得去找他，暂谋一个代课的空额安身。

失学的打击、代课教师的甘苦并没有扑灭陈定节对创作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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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南》。第一节课陈瘦竹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等待

热情。他以小说创作作为目标设定未来。鉴于中国新文学与世

触外国文学作品。

界文学天然的联系，为了提高创作水准，陈定节希望能够直接接

年暑假陈定节投考国立武汉大学外文

系，秋季进入该系，学名陈泰来。陈泰来原是陈望绅的同学、陈

定节的高班同学，当时在常州当小学教师。陈定节借用他的文

凭参加考试，故而学名陈泰来。

竹”的“

在武大期间，陈定节潜心学习英语，较少写作。偶有几篇小

说发表在《武汉日报》和曾朴主编的《真美善》上。陈望绅在上海

发表小说时署名瘦石，陈定节因为“ ”字过于生僻，就

随瘦石改名瘦竹，此后一直沿用。

武大的课程包括闻一多教授的诗歌，陈源教授的英国小说、

戏剧和翻译。陈瘦竹为诗歌课所写论文《华兹华斯的诗论》发表

在

艾略特的

年天津《国闻周刊》。陈源当时是文学院院长，陈瘦竹早

在无锡就已熟悉他的文章。鲁迅和陈源在《语丝》和《现代评论）

打笔墨官司，引起过他的关注和兴趣。当时，他尽管“有时也觉

得鲁迅未免‘偏激’，西滢的‘闲话’未始没有道理”，但因惊服鲁

迅的冷峻深刻，终究倾向于鲁迅，而对陈源这位英国绅士式的老

乡有点隔膜。进校第一学期，陈源教英国女作家乔治

小说《赛拉斯

陈源来上课。半个世纪以后，陈瘦竹对陈源师给他的最初印象

依然记忆犹新：

，神态沉静文雅，说

他中等身材，穿着半旧的浅灰色派力司长袍，头发

浓黑，脸貌清瘦白皙，金丝边眼镜后面透出锐利坚定的

目光，上嘴唇留着整齐、发亮的短

话比较缓慢，不苟言笑；“国语”并不纯粹，带有无锡

音。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难以亲近的老师。

他在简单介绍了作者及其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年陈源把沈从文请到武大中文

月号

重版

之后，就轮流指定学生站起来读一段原文，然后口译成

汉文，凡是学生译错或含糊其辞的时候，他就随时打

断，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回答，实在回答不出，他才予以

解释。开始我们都很紧张，有点怕他，上课几周以后，

我们才感觉到这位老师学识渊博，态度谨严，经他指

点，茅塞顿开。相处较久，我们觉得他并不高傲、冷淡，

他的脸上有时出现笑容，倒也和蔼可亲。（《春雷

前记》）

陈源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们得益匪浅。他们的阅读速度普遍

加快了，对于英语的理解力、英国文学的欣赏以及翻译能力都有

了明显的进步。陈瘦竹因此打破偏见，对他产生了由衷的尊敬。

以后他偶尔也到陈源家去，从沙发、茶几上的各种文学刊物深感

老师对文学创作的关怀。

年临毕业前，他才大着胆子把短篇小

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也使陈瘦竹感慨陈源之爱才以及重视创

作。尽管如此，陈瘦竹发表在《真美善》上的《大林和小林》等短

篇小说都不敢拿去给陈源看。因为他总觉得写得不理想，没有

信心请教陈源。直到

年

说《巨石》送给陈源看。陈源约他三天以后去文学院院长办公

室。三天后，陈瘦竹如约前往，但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陈源从办

公桌抽屉里拿出原稿还给他，一言不发。这使他自愧得无地自

容，心想：“那一定是写得太糟，使他懒得批评。”他没有勇气请教

什么了，接过原稿准备逃走。可就在这时陈源又从抽屉里拿出

一封信，开口说：“写得不错，我给你介绍到上海去发表。”这是写

给《申报月刊》的推荐信，《巨石》就发表在该刊

上。当时《申报月刊》规格很高，一般只发表知名作家的作品，陈

源如此赏识和推举陈瘦竹的作品，使陈瘦竹调整了对自己创作

能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创作道路颇有影响。



年沈蔚德在武汉男女合校的二中念了一年年到

在武大的第一学期，陈瘦竹因为在《武汉日报》发表短篇小

说被文学研究会的唐性天发现。当时唐性天从浙江到汉口开设

华中图书公司，经营各地出版的图书。 年初唐性天欲办文

艺杂志，约陈瘦竹主编，取名《武汉文艺》。《武汉文艺》月刊陈瘦

竹编了前四期。第四期出刊后，王任叔到汉口来，就由他主编。

王任叔编了五、六两期后，《武汉文艺》停刊。

《武汉文艺》第一期刊有散文《煤》，作者“维特”。这位“维

特”便是日后与陈瘦竹白头偕老的沈蔚德。正是通过《武汉文

艺》，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结识了。

年父亲英

沈蔚德辛亥革命那年出生于武汉。父亲早年考入洋务派的

晴川学堂，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回国后任北洋政府陆

军部军需司司长，有一子五女，沈蔚德是幼女。

年早逝。当时沈蔚德在上海神州女中念小学六年级，因为父亲

为官廉洁，并无多少积蓄，她被迫停学两年。后父亲在上海的一

位蒋姓朋友供沈蔚德兄妹上学，她才从武汉回神州女中，直到

年念完中二。国文老师是文学研究会的谢六逸。通过他，

沈蔚德接触到苏联、欧美小说和新文学作品，学会观察生活，进

行小说与戏剧创作。她的作文《校役彭镒》发表在女中校刊《神

州之光》，戏剧创作包括《春常在》和《新烈女传》（又名《民族女

杰》）两个多幕剧。哥哥毕业后负担一家人的生计，勉强供她上

学。

天后举家躲入乡下。中学。武汉围城 年回武汉。沈蔚

德同年考入湖北省立二女中高一。二女中较新派，沈蔚德写了

许多短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以“维特”的笔名在《新民报》副刊、

《空谷》等发表，拿点稿费作零用。“维特”在武汉小有名气，陈瘦

竹也了解到了，便托唐性天请她为《武汉文艺》撰稿，两人从此

相识。

他们的恋爱虽非一见钟情式，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兴趣使



人左右，报考人数竟达 多。沈蔚德因为数

剧活动，

这对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成为好友。沈蔚德在二女中参加学生演

年在《苏州夜话》中饰老画家（男角）。演出时每个

演员都有戏票送亲友。他们认识以后每逢新戏上演，陈瘦竹都

年初至

应邀观看。二女中演剧活动是从田汉的《南归》和《苏州夜话》开

年夏沈蔚德又参加了下列剧目的演出：始的，

田汉创作剧《梅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改编剧《卡门》。

二女中演剧活动在武汉文艺界也称得上一件大事，陈瘦竹由此

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与谢冰莹就是 年二女中演出《梅雨）

那天认识的。沈蔚德曾回忆《梅雨》公演的情形：

谈

我记得那次是借一个什么大会之名，在学校大操

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的，因而规模相当大。观众除本

校师生及学生家长亲友外，还有不少“来宾”，如外校的

学生和武汉文艺界的朋友。（《在明灯的照耀下

田汉前期剧作与青年学生》）

年夏“落榜”事件之后。

在长期的接触与了解中，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陈瘦竹远

离家人，只身在武汉就学，所以常去沈蔚德家。在谈话中，他每

提及母亲、哥哥，总透露出极其深厚诚挚的感情，对母亲的感情

尤深。但两人真正确定关系是在

年沈蔚德从二女中毕业，陈瘦竹力劝她念外文。沈蔚

德一心想考取学费较低的武大。武大面向全国招生，竞争激烈。

外文系招生

学较差，名落孙山。发榜是在早晨，沈蔚德得知结果，万念俱灰，

独自来到武昌码头，坐上到汉口的机动轮渡。轮渡半小时一班，

但沈蔚德不想回家，整天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饿了就吃刨

冰。随后她又坐轮渡船回武昌，船至江心时她想到有很多人在

此投江，自问要不要走极端。沈蔚德最终还是回了家。那时已



当代文艺》（桂林）年版

期

结合。到

卷

卷

天黑，一进门母亲就告诉她：“陈先生早上就来了，整整等了你一

天，也出去找过，找遍了都没找到你。”陈瘦竹早晨看到名单就来

她家。他劝她不要难过，鼓励她考华中大学外文系，费用高些大

家一起来解决。陈瘦竹的理解与关心深深感动了沈蔚德，帮助

她熬过了这一关。由此她感慨只有他才是最亲近的人，可以同

甘苦共患难。这样他们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时沈蔚德才

肯接受他的资助，考入华中大学外文系。

年

沈蔚德与陈瘦竹相爱，她哥哥并不赞成，但没能阻止他们的

月陈瘦竹从武大毕业，由陈源推荐去南京国

立编译馆任编译时，他们已难舍难分。这样沈蔚德离开华中大

学，随陈瘦竹乘船下江，由南京城北上岸。不久，他们打了两个

结婚戒指，写信告诉无锡与武汉的家人，一个小家庭便组织起

来了。

大洋。他除陈瘦竹在国立编译馆有一年试用期，工资

了接受编译馆定额的翻译任务外，自己仍不倦地翻译文艺作品

和论文。编译馆分配给他两间房子。吃过晚饭他就把灯拉下

来，饭桌于是成了书桌。这时他已看不清字号小的字典，用的是

三五倍的放大镜。即便如此，陈瘦竹在这一年里共翻译了：

年人物素描《文艺月刊》 期

年 期

年

文艺鉴赏论《文艺月刊》

始末《文艺月刊》 卷

卷

康蒂妲　　　　中西书局

年 期转载；收入《肖伯纳戏剧集》第

年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沈蔚德在报上看到招生广告，

年年生下一子。婚后的前两年沈蔚德留在家里，



奥斯敦评传　　　　与陈瘦石合译

期）、《借

期）和《盐》兵》

友谊》 期）和《家

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

年花城出版社重版。

抗战爆发前，陈瘦竹仍以翻译为职业，业余时间创作短篇小

说。这使他的时间十分紧张，没有晚上，没有星期天，与外界接

触极少，就是剧专的戏也只看名剧，很偶然才陪家人游玄武湖。

期间，所译作品有：

年 卷 期、

卷

导演与演员《文艺月刊》

期

年自由与组织　　　　与陈瘦石合译，商务印书馆

版

珍

英国文学史　　　　与张月超、范存忠合译

后两部译著因抗战爆发，原稿散失，未出版

陈瘦竹在战后的逃难途中遗失了为一部长篇小说搜集的农

民山歌抄本、新闻记事和其他有关资料。陈瘦竹与家乡保持着

联系，他的小说世界仍维系在江南农村。所以当他陆续发表在

年进国立剧专话剧科，

希望能继续上学。当时演戏仍是件受歧视的事，许多人改名换

姓才敢去报考，陈瘦竹开明民主，支持沈蔚德，所以沈蔚德是用

本名报考剧专的。国立剧专学制两年，招生条件是要有一定文

化水平的证明，第一、二届学生最低学历是高中毕业。沈蔚德

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编

剧”、“戏剧理论”和“表演基本训练”。

年凌叔华创办《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周刊，陈源

来信约陈瘦竹夫妇为该刊撰稿。陈瘦竹写了《菱》

期），沈蔚德以“维特”的笔名写了《母爱与

期）。《家》后由凌叔华推荐，被选入《二

年由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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